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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季遇到什么事最愁
人？当一些高校毕业生正在忙
着搬宿舍、聚餐、拍毕业照时，
有些学生却在担心自己不能按
时拿到毕业证，这让原本十分
热闹的毕业季增加了一些焦
虑。有媒体记者调查发现，影响
毕业生拿到毕业证的原因有很
多，或许是因为没有完成导师
交代的任务，或许是没有按时
与用人单位签订三方协议，或
许仅仅是因为图书馆的欠款、
学杂费用没有交清等。

我国《普通高等学校学生
管理规定》规定，“学生在学校
规定学习年限内，修完教育教
学计划规定内容，成绩合格，达
到学校毕业要求的，学校应当
准予毕业，并在学生离校前发
给毕业证书。符合学位授予条
件的，学位授予单位应当颁发
学位证书。”因此，除了对没有
达到毕业要求的学生不能在离
校前发给毕业证书之外，校方
任何因其他非学业成绩因素而
扣发毕业证书的行为都是违规
的。学校必须纠正这一做法，上
级教育管理部门也有责任督促
学校纠正违规做法，并追究学
校的违规责任。与此同时，还必
须分析这背后的深层次原因，
毕竟扣发毕业证的事已经存在
多年，而且不只是一校的行为。

学生因考试不过关，成绩
不合格，没有达到毕业要求，学
校是不能准予毕业、发给毕业
证书的，这种情形不属于“扣
发”毕业证，因为其本身就没有
获得毕业证书。而如果已经修
完所有教学计划规定的内容，
达到毕业要求，已经被学校准
予毕业，但学校却不发放毕业
证书，这就属于“扣发”毕业证。
总体来看，高校扣发毕业证书，
都是用毕业证书来要挟学生，
以达到校方的某些目的。

要求学生用就业三方协议
“换”毕业证书，这一做法最为典
型。教育部曾反复发文叫停这种
做法，可还是有高校我行我素。
原因在于高校希望以此来提高
毕业生签约就业率，但靠这种手段提高的签约就
业率是有很大水分的，本质上是弄虚作假，一些
学生为了能顺利拿到毕业证书，就去购买假的就
业协议书。为此，不但要叫停高校扣发毕业生的
违规做法，还有必要调整统计初次就业率的方
法，以及把初次就业率与学校办学评价挂钩的大
学毕业生就业工作思路。从某种程度上说，学校
以扣发毕业证来获得就业协议书，也是为了弄出
令上级部门感到满意的就业率———当前的就业
率是由学校统计，教育行政部门发布，并以此为
重要的办学任务。

用没完成导师任务为由扣发毕业证也属于
此类。导师布置的任务与学生毕业有关吗？如果
有关，学生没有完成导师布置任务，也就没有完
成学业，当然不能毕业。但如果学生已经达到毕
业要求，还要完成导师布置的任务才能拿到毕业
证，那这些任务就可能是导师的私活，或者是学
校布置给导师，再让导师布置给学生的学业之外
的任务。这些任务是不合理的，学生完全可以拒
绝。但面对强势的校方，学生们往往只能忍气吞
声。这也折射出我国高校由于缺乏学生自治，而
导致大学生没有健全的渠道参与学校办学管理、
监督，维护自身的权利。因此，校方并不尊重学生
的权利。近年来，媒体时常曝光高校的变态、雷人
校规，这些校规无一不是因学校漠视学生的基本
权利，学校校方处于强势地位而出台的。在毕业
离校时，学校扣发毕业证不过是雷人、变态校规
的继续。

用没交三方协议、没完成导师任务的借口扣
发毕业证是毫无道理的。当然，也有一些“扣发”
学生毕业证的理由得到部分人的支持，因为本身
存在一定争议。一条是学生拖欠贷款或贷款尚未
还清，学校扣发毕业证，学校要求学生归还贷款
后再来拿毕业证。另一条是学生拖欠学校图书馆
欠款、学校学杂费，学校要求当事人必须交完欠
款和学杂费才能拿毕业证。支持校方做法的人认
为，学校要求学生交完学杂费欠款、贷款再来取
毕业证，合情合理，万一给了毕业证，学生就“人
间蒸发”怎么办？而反对这一做法者认为，毕业证
是毕业证，欠款是欠款，不能把这两者混为一谈，
学生有责任归还欠款，但是学校却没有权利扣发
毕业证。而且如果学生一离校就失去和母校的联
系，也表明他和母校没有任何感情，而母校也没
有持续跟踪、帮助其在职业和事业上获得发展。

大学采取扣发毕业证书的方式逼债，只会令
学生疏远。然而，大学也有苦衷，因为如果学生就
此“赖账”，没有其余的资金渠道补齐，学校就得
承担相应的损失。为此，这需要有专门的基金。国
外大学在这方面有不错的做法，因重视校友捐赠
而有庞大的校友基金会，这一基金不但支持学校
的办学，也用于处理各种与校友相关的事务，由
此使大学显得大气、大度。而我国大学则普遍缺
乏重视校友资源、发展校友资源的机制，对校友
缺乏感情使办学越来越拧巴。

治理大学的违规行为，除了依法监管，要求
学校纠正之外，还有必要抓根源，包括取消不科
学的初次就业率统计———这把所有高校都引导
到关注学生就业率，也滋生弄虚作假。推进学生
自治，实行学校民主管理，建立平等的师生关系。
完善学校帮困助学体系与校友会机构，建立学生
贷款的政府担保基金和帮助贫困学生的校友发
展基金，这有助于大学依法自主办学，实行现代
治理，树立良好的学校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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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学评论

“地球上只有两所‘北科大’，一所是大陆的
北京科技大学，另一所是台湾地区的台北科技大
学。”不久前，来自中国台湾“北科大”的教师王
之珊，便跨过那湾浅浅的海峡，来到了位于大陆
的“北科大”。这句很有“国际视野”的话，也出自
她的口中。

这并不是王之珊第一次来到大陆。事实上，
近十几年来的每年暑期，她都会在这里。每次与
她同行的除了来自本校的学生之外，还包括了来
自台湾很多高校的教师和学生们。

他们来到这里的目的只有一个———参加由
北京科技大学举办的海峡两岸青年科技交流夏
令营（以下简称“夏令营”）。今年，是这项活动开
展的第 14 个年头。

一段历史

梁志扬是北京科技大学负责此次夏令营活
动的一名教师。然而，对于夏令营刚刚建立时的
一些细节，梁志扬并不是非常清楚。这并不奇怪，
毕竟直到 2011 年，他才开始负责夏令营相关工
作。反倒是从一开始便介入其中的王之珊，对于
此项活动的“历史脉络”如数家珍。

“其实早在 2000 年左右，我们这两所‘北科
大’之间，就有一些暑期人员的交流活动。”王之
珊说，几年后的 2003 年，台北科技大学帮助北京
科技大学开设工业设计系的相关课程，他们便在
第二年带领学生来到北科大参加相关的夏令营。
慢慢地，参与夏令营的学校和学生日益扩大，直
到今年的规模。

那么，今年这一夏令营已经到了怎样的规
模呢？

“今年，台湾地区一共有 22 所高校参与，参
与师生数达到了 154 人。”采访中，梁志扬说，更
重要的是，台湾高校的师生对此项活动都非常认

可。“每次一到春季学期开学，台湾相关高校的负
责教师都会主动向我们询问，今年夏令营什么时
候召开？”

值得一提的是，北科大举办夏令营的十几年
间，夏令营的内容是有一定变化的。“最开始的时
候，我们会设定一个主题，让学生根据主题完成
一份报告。但这种方式学生的参与度不是特别
高。”梁志扬说，而今年的夏令营，他们针对学生
参与性和动手能力的提升，为学生们设计了一个
组装智能车并进行比赛的项目。

“如果不是有这样一个项目，有些学生可能
很难接触到智能车。对于学生，尤其是非理工科
的学生来说，这是一个难得的体验。”对此，王之
珊如此评价。

一场比赛

在夏令营的开幕式上，北京科技大学校长张
欣欣希望台湾师生能把北科大当成自己的一个
家，并“常回家看看”。那么，台湾学生在这个远在
大陆的“家”里，过得怎么样呢？

郑翔释是台湾屏东科技大学的一名研究生。
这次是他第一次来到大陆，当被问及此次大陆之
行的印象。他的回答很直截了当：“很不错！”

郑翔释目前正在攻读的是科技管理专业。此
前他就想多了解一些大陆方面的环境和市场，这
也是他报名参加此次夏令营的重要原因。经过几
天的观察，他的感慨颇多：“书本上和真实的体验
是不一样的，感觉台湾的教师对于大陆的发展还
不是很了解，很多观点甚至有些落后。”至少在他
的眼中，北京的软硬件设施比台北还先进。尤其
是“感觉北京人都还蛮和善的”。

虽然对北京、对大陆的印象颇好，但有一个
问题是郑翔释必须面对的———他的专业与车辆
或机械并无关系，在制作智能机械车的时候，作

为“外行”的他，岂不是“英雄无用武
之地”？

对此，郑翔释很看得开：“主体工
作的确是由其他更专业的同学完成
的，我们只是在一旁帮帮忙。但这也
很好啊，我们至少大致了解了智能车
到底是什么，虽然难以了解一些细
节，但我们知道了它们的原理。”

与郑翔释有类似想法的还有来
自台湾朝阳科技大学的屈伯俊。虽然他所攻读的
专业也有些“不对口”，但从小喜欢机械的他还是
在团队中起了相当的作用。不过，对此，屈伯俊同
样不以为意：“我觉得对我们更有价值的并不是
比赛本身，而是在这一过程中，我们相互之间的
交流。”

事实上，这也是夏令营主办方的一个愿望，
正如张欣欣在致辞中所说：“本次活动已经成为
了连接两岸高校的纽带，加深了北科大与台湾高
校的交流。”那么，在这几天的行程中，台湾学生
在此交流得如何呢？

一种交流

需要强调的是，此次夏令营组织的智能车
大赛，是以台湾不同高校的学生为单位，以团
队的形式开展的，团队中并没有大陆学生。但
为了加强指导，主办方为每个团队安排了北科
大相关专业的学生，或者北科大智能车队的队
员作为“指导员”，同时还安排了学生充当随队

“志愿者”。而两岸学生之间的交流也正是从他
们之间开始的。

给屈伯俊团队担任“指导员”的是一位准备
去中科院读博的北科大学生。“他还是北科大车
队的队员，指导程序和组装方面的问题。”屈伯俊
说，同时他还认识了一位来自内蒙古的学生志愿

者。两个来自完全迥异环境下的学生由此成为了
朋友。“前两天我们还一起去了‘798’艺术区，他
给我们讲了很多关于北京和他家乡的事情，让我
印象深刻。”

除了人与人的交流之外，参加夏令营的台湾
学生还无时无刻地进行着另一层面上的交流，那
就是与博大的中华文化之间的交流。

事实上，组织完成智能车比赛只占了此次夏
令营总时长的一半左右。剩余的一半时间里，主
办方组织他们游历了首都的众多文化历史景点。
故宫、天安门、长城、颐和园……每个名胜古迹都
留下了学生们好奇的目光和激动的身影。

在记者采访时，这些来自台湾地区的学生
已经游览了包括天安门、故宫等在内的一些古
迹。在这中间，给郑翔释留下最深刻印象的还
是故宫：“以前只在一些古装戏里见到过，但实
际来看，才能真正感觉到它的壮阔。”在采访结
束后的第二天，他们还要游览长城，对此，郑翔
释更是充满期待。毕竟只有登上了长城，才能
算是“好汉”。

事实上，如今的郑翔释已经不太满足于游历
北京了，他的目光已经望向了大陆的其他地方：

“除了北京，我还想去上海、济南等城市转一转，
看一看那里的风景和城市。”等毕业后，他还很可
能来大陆发展自己的事业。

“未来，谁知道呢？”他说。

那一年，我的“暑假作业”
姻本报实习生许悦 记者陈彬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不久前，成都文理学院教育学院一份暑假实
践任务表在网络上“火”了。

在这份有“最贴心暑假作业”之称的任务表
里，“跟喜欢的人表白”“去听一场偶像的演唱会”
成为了学生们在暑期要完成的“暑假作业”。

如此有个性的暑假作业，自然是为了配合
“95 后”乃至“00 后”的独特个性而产生的。事实
上，在不同的时期，每一个年代的大学生都有着
属于自己独特的假期生活，以及一份最“流行”的

“暑假作业”。
那么，在今年的暑期刚刚开始之时，我们不

妨转回头，看看曾经的大学生都有着怎样一份属
于他们的“暑假作业”。

1980—1990：学习健身要两不误

对于中国的高等教育来说，上世纪 80 年代
是一个特殊的时期。

那时候，十年“文革”的浩劫已经过去，新中
国的各项事业开始全面恢复，祖国大地一片欣欣
向荣。曾经备受打击的高等教育也迎来了属于自
己的一片春天。

陈诘泳（化名）就是在这片春天刚刚到来的
时候———1979 年，走进大学校园的。

“由于历史、政治原因，我们那一代的大学生
可以说是勤奋的一代，因为我们在知识上欠缺的
太多了。”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陈诘
泳说他的初中阶段是在“文革”中度过的。“那时
候，北京没有高中，想学习都无处可去。因此，在
考上大学后，我的很多知识还是需要自己来弥
补，学习压力也就可想而知了。”

应该说，将“学习”作为自己暑假重要任务的
远不止陈诘泳一个人。“我们 1978、1979 这两届
学生都很勤奋，学风浓厚。大家在暑期都以学习
为主。”

当然，除了学习之外，陈诘泳也有着自己的
课余爱好。

“那时学业很重，但我的身体又不太好。因
此，暑假除了看书学习以外，我又重拾童年的特
长爱好———游泳来作为调节。”陈诘泳从小就特
别喜欢游泳，甚至还参加过游泳队，但后来由于
身体原因而中途放弃了。然而，在大学暑期，他重
新恢复了自己的这一爱好。

那时候，游泳是陈诘泳和身边很多同学在暑
假最便利的消暑、锻炼活动。因为相比现在，那时
的他们在这项运动上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
上世纪 80 年代，我们还有着足够的河湖。更重要
的是，当时的这些河湖里，还允许这些年轻的学
子畅游一番。

在书桌前吱呀作响的风扇声和河畔鼓噪的
蝉鸣声中，历史的车轮碾过 10 年，进入了上世纪
90 年代。

1991—2000：实习和旅行都是好选择

王行（化名）如今的身份是北京工商大学的
一名副教授，而 20 多年前的 1995 年，她还是一

名刚刚跨入大学校门的大学生。
彼时，邓小平同志的南巡讲话已经过去 3

年，“下海”早已成为“流行词汇”，市场经济的大
潮也即将席卷全国。这些社会的新变化，也影响
着像王行这样的大学生们原本平静的暑期生活。

“我在大学学习的是广告学专业。因此，在大
一的暑假，我就开始去不同的广告公司实习了。”
这是王行第一次进入到企业实习，自然也给她留
下了比较深刻的印象。

“第一次做调查问卷，第一次做调研，这些在
进入大学之前我没有接触过，但是我觉得这些都
是广告学专业必须经历的。”王行说，广告专业的
实践性很强，学生不仅要会给别人做策划，还必
须去跟消费者直接接触。所以，当她接到这样的
实习任务时，她没有半分犹豫地就去做了。

虽然在王行进入大学的前一年，中国刚刚接
入了互联网，但对于当时的王行来说，那条只有
64k 的专线无疑距离自己还是太过遥远。“那时
网络还远不像现在这样发达，我们没有网络上问
卷，只能亲自走上街头去发放、回收。”然而，她很
庆幸的是，那时候的“民风”更加淳朴，没有如今
大街上的问卷泛滥。面对陌生人的询问，人们也
更能热情回答。因此，王行的问卷调查进行得比
较顺利。“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这次实习经历是
一个很好的锻炼过程，收获很大。”

必须强调的是，上世纪 90 年代，大学校园里
的实习还不像如今这样流行。对于王行和她的同
学来说，就业压力也远没有如今的大学生这样
大。“就算你不实习，毕业也能找到比较好的工
作。”因此，王行的很多家乡距离学校比较远的同
学，由于放假回家时，几乎要横穿整个中国，所以
他们会选择一边旅游，一边回家。

当然，那时候的学校也不会安排很多暑期活
动。“比如夏令营之类，即使有一些，对此关注和
参与的人可能也不多。”那时候，大学还没实行扩
招，进入大学的“天之骄子”还都学习劲头十足。
大学里也没有诸多对学生的督促，在假期里，他
们可以悠闲地看看书，悠闲地四处逛逛。

在体验实习的忙碌和踏遍山川的悠闲中，20
世纪的最后十年过去了。

2001—2010：了解社会是一种情怀

新世纪的前十年，“扩张”成为了高等教育的
“主旋律”，这源于 20 世纪末，国家作出的扩大高
等院校招生规模的决定。

直到今天，对于“扩招”的利弊问题，依然
有人在争论不休。然而，无论如何争论，有一个
事实是难以改变的———扩招政策使得越来越
多的高中毕业生可以走进大学的校园，而这些
学生中，有不少又是贫困地区的孩子。对于这
些孩子来说，暑期他们的主要工作只有一
个———打工。

来自贵州的 2001 级大学生杨显镇便是当年
大学生打工大军中的一员。

“对于我来说，大学三年的假期都是在打工
中度过的。”采访中，杨显镇说自己的家庭经济条
件不好。于是，每年暑假，他便要通过做家教、勤
工俭学来减轻家里的负担。不过对他来说，这样
的暑假并不会因为打工而感到疲惫，反而让他精
力旺盛，感觉“很充实”。

在采访中，杨显镇坦言，在当时，自己身边的
朋友、同学利用暑期实习、打工者并不在少数。而
这一说法也得到了数据上的支持。就在杨显镇进

入大学的第二年，北京某媒体对在京大学生的一
项调查显示，当年被调查学生中，有 76%的学生
有打工经历，其中有 45%的学生在大一时便开始
了打工生涯。

如今，已经从大学毕业多年的杨显镇早已不
是那个烈日下匆匆而行的暑期“打工者”。然而，
回忆起自己的那段时光，他依然感慨良多。

“这三年的时间里，日复一日的家教工作不仅
锻炼了我的人际交往能力，还让我见识了各式各
样的家庭，贫穷者有之，富有者亦有之。我接触到了
社会，明白了在这个大城市的霓虹灯下，在城市的
边缘，也有很多人的生活是很无奈的。”杨显镇说。

在闪烁的霓虹和渐行渐远的背影中，21 世
纪的第一个十年过去了。

2011 年至今：大胆尝试体会多彩人生

如果说在此前的 30 年间，中国大学生的暑
期生活还相对单调的话，那么，随着“90 后”成为
大学生的主体，大学暑期生活也随着这些更具个
性的大学生的到来，变得日趋多姿多彩。

戴泱同 2014 年进入了大学校园。在她成为
大学生的这几年，“个人喜好”成为了她以及她身
边大部分同学安排暑假活动的主要依据。“我身
边有的同学属于恋家型，基本上放假后就会回
家，各种实践活动也都在家附近完成。也有一些
同学则正相反，会出国或者独自旅行。”戴泱同
说，她个人属于比较喜欢接触社会的“实践型”，
因此，她的假期生活主要有三种活动：实习、参加
志愿者活动以及准备考试。

“我自从进入大学以来，基本上很少整个暑假
都待在家里，一般会到外面参加各种活动。”她说。

戴泱同从大二开始便参加各种实习，目的是
想体验一种和学校不一样的生活，接触社会，为
未来做好准备。而志愿者活动则更加随性，时间
也更加灵活。在这些活动中间，给她留下最深印
象的，还是她加入 AIESIC（全球最大的由青年自
主领导的非营利组织）。通过这一组织，她在大一
暑假时，就作为志愿者前往印度从事志愿活动。
在那里，她看到了另外一个世界。

“印度真的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国家，印度人
民的性格也与我们迥然不同。”戴泱同说，他们
当时的任务是去印度北部的偏远农村进行调研。

“我和来自不同国家的志愿者们挨家挨户地走访
调研，也与印度当地的学生进行交流，还开展了
文化汇演活动，展示自己国家的文化特色。对于
我来说，这是一段非常特殊的经历。”

事实上，如果将“90 后”的大学生暑期生活
比做一块多姿多彩的画布的话，戴泱同的经历只
能算是其中的一抹色彩。在夏日的阳光下，他们
或田野调查，体悟传统村落的衰落；或义务支教，
关心贫困地区儿童成长；或“千里独行”，来一场
说走就走的旅行；或体验实习，接触多彩的职场
人生……

在未来，在这块本已绚丽多姿的画布上，还
会出现怎样令我们眼前一亮的色彩呢？让我们拭
目以待。

同学们正忙着制作智能机械车。

每一个年代的大学生都有着属于自己独特的假期生
活，以及一份最“流行”的“暑假作业”。

架一座桥 连两岸心
———2017 北科大海峡两岸青年科技交流夏令营侧记

姻本报记者陈彬


